戲外人

碰！碰！
隔音效果奇差的牆抵擋不住來勢洶洶的重響，似是桌椅被翻倒的聲音。我輾轉翻了幾回身，拉起厚重的冬被用力蓋住頭。即便如此，也依舊隔絕不了隱隱傳來的咒罵和哭聲。
    頭埋在被子下，我只覺得呼出的每口氣都熱極了，連帶著整個人也像是燒起來似的，劇烈地發燙。我心裡也的確點著一把火，燃燒著憤怒。
我數著恍若正跳在耳邊無比清晰的心跳，試圖壓下盤踞於胸口的煩悶，但心臟卻像在抗議一般，頻率不減反增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我咬牙一把抓起床頭櫃上的手機，剛開啟螢幕，時間便刺眼地跳出，０２：１４。這一看，更是令我心頭火越燒越旺，手指帶著遷怒意味地加重力道，毫不猶豫按下了１１０。
    「喂？我要報警，我懷疑我的鄰居正在被家暴！」
後半夜總算是安靜了下來。而自認做了一件好事的我，才得以迷迷糊糊地睡去。

· ※※

我是一個大學生，剛升上大二。無奈今年運氣不好沒抽中宿舍，幾個月前才托了些關係，獨自一人搬進現在這間離學校近，房租又還在我可以負擔範圍的公寓。而在我住下沒過多久，我幾乎就把周圍所有鄰居的大小事都聽了一遍，托了住在我對面的陳阿姨的福。
陳阿姨的年紀看起來跟我媽差不多，是個無業的家庭主婦。正因為如此，她有近乎一整天的時間都待在家裡，而打發無聊的方式，便是時不時在中庭走動，逢人就隨意地聊幾句。長久下來，這附近的任何風吹草動皆不漏半分地被她掌握，連誰家的狗生了幾隻狗崽，她也一清二楚。
初來乍到，我帶著禮品一一拜訪了５樓的所有住戶，按下的第一個門鈴正是陳阿姨家。才客套完幾句，她就好像認識了我許久一樣，極其自然熟，主動一股腦地把吞進肚子裡的八卦盡數吐了出來（我懷疑這是因為她難得能逮到一個聽眾，畢竟她像問戶口似的攀談沒人能受得了）。尤其是當我向她問起隔壁的夫妻時−−偶爾晚上傳來的奇怪聲響差點沒嚇死人−−更是滔滔不絕。
    「５２０的王先生會打老婆，這事整層樓沒人不知道！我跟妳說啊，可別被王先生那一身溫文儒雅的氣質給騙了，而且還是個醫生，就以為他是什麼好人，但是只要一關起門，打得可狠了呢！有幾次甚至連在我家都聽得到那聲音。他們剛搬來時看起來很恩愛，王太太有次聊天還提到那房號是她先生自己選的，那幸福的模樣現在想起來可真夠諷刺的！」
    「都沒有人報警嗎？」我瞪大了眼。
    「報什麼警？都說家醜不可外揚，我們哪敢自作主張？」陳阿姨聳了聳肩說道，「雖然一開始還有人會去敲門關心一下，但王先生都說沒事，就連王太太也沒說過什麼，這讓我們還怎麼管？久了，大家也都習以為常了。」

※	                    ※                     ※

王先生家暴的次數近日來明顯增加了，昨晚已經是這一個禮拜的第三次了。陳阿姨偷偷告訴我是由於王先生的醫院將另一個醫生升為副主任了。也因為如此，我才會忍無可忍地舉發他。在我看來，只敢把氣發洩在妻子身上的男人，不過是個只會逞威風的膽小鬼！我非常期待昨夜的經驗可以好好給他一個教訓。
    上午有課。我才鎖上門，走了幾步，便在樓梯口遇到了剛晨跑回來的陳阿姨。
    「是小莊啊，早安。」她熱情地向我打招呼，還微微喘氣著。
 「早啊，陳阿姨。」
  「對了，小莊，妳知道吧？」陳阿姨猛地湊近我，壓低了聲音神秘兮兮地問，「昨天晚上，居然有警察找上門了呢！」
    我點點頭。知道，怎麼不知道？這還是我的功勞呢。
「大半夜的，我家的門鈴突然就響了，開門一看到是警察，我都覺得心跳快停了，以為是我兒子又做了什麼好事！幸好，他只是來調查王先生他們家的。」
「那王先生後來怎麼樣了？」
「還能怎麼樣？他當然說是誤會一場，王太太也親口說沒事，客客氣氣地把警察又請了回去。只不過我打聽了一下，為了他們家這件事，有一半的住戶都被叫醒。也不知道是誰家報的警，真夠缺德，自己睡不著，竟然還叫了警察，難不成是要所有人都陪著他一起失眠嗎？」
我愣了愣，完全沒想到陳阿姨會是這個反應，更沒預料到這麼多鄰居，居然都對這件心照不宣的醜聞守口如瓶。
    就像是在看戲一般，看一場獨屬於公寓五樓的默劇。而陳太太便是戲院的守衛，驅逐其他干擾演出的「閒雜人等」。
   「其實……是我報的警。」
   「是妳？」陳阿姨先是錯愕而不由自主地提高音量，接著便有些尷尬了。「那個，小莊，不好意思啊。阿姨我的意思是說，妳也知道嘛，妳陳叔叔今天還要上班呢，警察這麼一打擾，不是害得他也睡不好了嗎？」
「但陳阿姨，王先生已經越來越過分了！」我義正詞嚴道，「我們不能再這樣姑息他了，說不定哪天，他把人給打進醫院了怎麼辦？」
「他自己就是醫生，這有什麼好擔心的？你們年輕人啊，就是喜歡聲張正義又不顧後果。但妳聽阿姨一句，不要再插手了。這是人家的家務事，王太太都像沒事兒一樣，妳幹嘛硬要攙和進去呢？」
肚裡翻攪著洶湧的怒意，我張口還想再說什麼，好擊毀她令人心寒的漠然。但看了看陳阿姨語重心長的臉色，我明白近幾十年凝結成形的冰山並不是短時間即可消融，只得默默又把話嚥了回去，任憑未被發射出去的砲彈深深沉進海底。

    「……妳說，這不是太誇張了嗎？」我向好友憤慨至極地抱怨道，「難道就為了她老公的睡眠時間，她就可以不管王太太被打的事嗎？」
    「別激動，冷靜一下。」好友向我遞來一杯水，看到我憤憤喝了一大口，才又慢悠悠地說，「其實我覺得她說得也沒錯啊。」
    「什麼？」
「現在的社會，本來就越來越冷漠了啊。前幾天我還在路上看到一個騎士在路邊摔車，但來來往往那麼多人經過，也沒人去扶他一把。比起關心別人的事，肯定還是自己的事優先吧，她的這種心理並不是無法理解。」
    「可是王太太被打這件事，我認為已經嚴重到不能坐視不管了！他們怎麼能眼睜睜看著她被那混蛋虐待？」
「這只是妳單方面的想法。妳仔細想想，王太太被家暴絕對不是這幾天才發生的事，而是好幾個月了。但在妳遇到她的時候，她有向妳求救的意思嗎？妳說她沒有小孩，那也就排除了因為孩子才忍氣吞聲的可能。既然如此，不就代表這是王太太自己不願意離開的？」
   「可是就這樣乖乖被打什麼的，也太奇怪了吧……總該有些原因才對。」
   「這就不是妳需要知道的事情了。陳阿姨說得沒錯，這的確是別人的家務事。」

    儘管好友這麼說了，我依然替王太太感到不值。這世界明明有那麼多男人，而王先生也不過是幾億之中微不足道的一個，我怎麼也看不出他身上有什麼值得王太太蹉跎年華，甘願糟蹋自我的價值。
    而就在報警事件過後幾天，當事人之一親自來訪。當我一把門拉開，就看到令我糾結無比的王太太正朝我揮手。
    於是，現在的場景是這樣的：我從房間裡搬了一張椅子坐下，而王太太則坐在我家唯一的一張沙發上。桌上升騰著淡淡白霧的杯子裝的是我剛泡好的茶，一旁的陶盤擺著幾塊曲奇，是王太太自己烤的。
王太太說，我作為與她年齡最相仿的女孩，偶爾一起喝個下午茶可以很好地聯絡感情。
    可事實上，我對她並不熟悉，我們之間也僅僅是到了見面時會打招呼的地步，還稱不上朋友。
 王太太從落座後便一直微垂著頭安靜地喝著茶，我也猶豫著該不該開口。空氣一時有些凝滯，氣氛異常的僵硬。若這不是我家，我早就落荒而逃了。
「王太太，那個，找我有什麼事嗎？」
 她這時才終於放下茶杯。阻擋在面前的水氣很快地散去，她的視線分毫不差地落在我身上，透著遲疑。
   「我想問問妳，那天，是不是妳報的警？」
   「嗯，是我。」
   「是這樣的，我來……是想拜託妳一件事，」她咬著下唇，用很輕卻堅定的語氣說，「……不要再報警了。」
   「我不太懂，王太太……為什麼要隱忍？我相信以妳的條件，就算離了婚，也一定會有真正對妳好的人追求不是嗎？」
    王太太頓時沒了聲，移開目光，轉而再度捧起茶杯。又回到最初的滿室寂靜。我立即意識到這問題太過隱私，但話卻收不回來，只能在心裡暗罵自己笨。乾等了一會兒，我忍不住偷偷打量起對方。
王太太只比我大了幾歲，還未過三十。長得雖不是讓人一眼驚豔的風華絕代，但她有一種天生溫柔的氣質，配上清秀的五官，也是個美人了。更何況很容易就能觀察到，她喝茶的動作不自覺帶著一股優雅從容，和我這種牛飲的方式明顯不同，一看就是教養極好。
    也許只有一處美中不足，便是那雙眸，不管打上再厚的粉也遮不住眼下濃重的烏青。
[bookmark: _GoBack]隔著一片霧氣，她的表情變得模糊難辨。王太太吁了一口長氣，像是在笑，又夾著說不清的冷意。
「說來也不怕妳笑，我跟我先生其實是相親認識的，我們在一起兩個月他就向我求婚了。交往時他相當體貼，而且我父母從小就希望我能當醫生，可是我沒這個能力，想著乾脆挑個醫生結婚也算圓了他們的夢想，便答應了。但誰知道呢……」語尾破碎的幾乎讓我捕捉不住。她頓了頓，指尖牢牢貼住杯身直至發白，「妳問我為什麼不離婚？因為我爸媽對這個女婿驕傲極了，常常到處去炫耀，逢人就說他有多好。一旦我因為被家暴而離婚，他們不就成為大家的笑柄了嗎？況且再過幾年我也不年輕了，還離過婚，哪還會有好男人願意娶我？倒不如跟他過日子，在外還可以當個醫生娘，不用為錢煩惱。至少，他還不會在物質上虧待我。」
聞言，我只得默然。還能說什麼呢？說到底，我們不過泛泛之交，我也沒有立場去說服她或替她做決定。學著王太太嘆了一口氣，我答應了她的請求。
    之後，無論牆的另一面發出再大的聲音，我全都緊閉著眼裝作沒聽見。

※	                    ※                     ※

    等我到家時，臨近１０點，夜幕早已低垂，公寓內半點聲響也沒有。在牆上的壁燈照射下，我愕然地發現我家門前−−準確來說是王太太家門口−−多了一堆紛亂的鞋印。這是怎麼回事？
懷著滿腹疑惑，我拿出鑰匙正要進家門，身後傳來的轉鎖聲格外突兀。我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陳阿姨，手上還提著一袋垃圾。
「陳阿姨。」
 「哦，我就還在想小莊妳怎麼還沒回來呢，都這麼晚了！」
   「因為有報告要趕啊。對了，陳阿姨，」我苦著一張臉，隨即指了指腳下的一片狼藉，「這是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」
   「到這個時間才回來，也難怪妳不知道了。下午的時候，王先生把他老婆打得進了醫院！」
   「什、什麼？」我差點忍不住尖叫出聲。
   「唉，那段時間我剛好去了趟超市，我也是聽樓上的顧奶奶說的。而且她還說了，送王太太去醫院的不是王先生。如果不是因為門開著，被鄰居看到滿頭是血的王太太，說不定一條人命就這樣真的沒了！」
我走到隔壁門前，便意外地發覺門居然沒關好，還露出一道間隙。透過門縫，我看到凌亂不堪的客廳。桌椅被翻倒。沙發在磁磚上留下數條被拖移過的痕跡。電視砸在地上。玻璃的碎屑滿地都是。還有飛濺到鋼琴鍵上，已然乾涸的，令人膽寒的血跡。
我怎麼也沒想到，當時無心的話，一語成讖。
   「……真不明白他怎麼下得了這樣的毒手？那可是他太太啊！要我說，這人的良心一定早就被狗啃得一乾二淨，不然就是他媽忘記生給他了！呸！我還從沒見過這麼畜牲不如的敗類！」陳阿姨還在大聲謾罵，唸著唸著，驀地，一轉話鋒，「啊，我忘了說了，這事可還沒結束呢！王太太送醫後，警察馬上就來了，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，竟然連新聞台都來了！我回來時才剛上５樓，這裡早就滿滿的都是記者，擠都擠不進去。有一個記者還問我是不是鄰居，說要採訪我，然後，我就上電視了！可惜沒想到有這樣的機會，不然我就不會穿著睡衣出門了。」
    陳阿姨隨後眉飛色舞地分享她上電視的感想，半句也沒再提到王太太。
    見我皺著眉一語不發，陳阿姨大概也覺得無趣，又說了幾句後，她抓起地上的垃圾下樓了。臨走前，還特地吩咐我要記得看新聞，給她捧捧場。

進了家，我立刻打開電視。陸續轉了幾台，我才看到王先生出現在鏡頭裡，一頭亂髮，穿著滿布褶皺的西裝，盡顯狼狽。
螢幕中，他正側著頭，大方地向攝影機展示左臉一道紅腫的掌印。「我不承認這是家暴！情況其實是這樣的，一開始只不過是一個小爭執，這很正常，夫妻間有誰不吵架？但我太太不知怎地突然說了一堆難聽的話辱罵我，還賞了我一巴掌！我一氣之下才推了她一把，但馬上又要去扶她。誰知她不領情，硬是坐在地上掙扎，我拉不住她，才讓她撞到鋼琴上，絕不是像報導上說的那樣有意為之！」
我邊聽邊氣得渾身顫抖，簡直想把遙控器狠狠摔在他臉上，讓他別再噁心別人了。這種顛倒是非的本領，不當政客未免太埋沒他的天賦了！
又跳了一台，恰好是採訪陳阿姨的橋段。她連連嘆氣，但說話的語氣卻聽不出半點哀痛，只有對著鏡頭的緊張。

    當晚躺在床上時，我瞪著天花板遲遲無法入睡。
    人生如戲。我們是自己生命的主角，同時，也是他人生命的觀眾。戲外人可以恣意對戲裡的演員品頭論足，冷漠的，嘲諷的，譏笑的。
    因為是戲外人，所以才能無動於衷，肆無忌憚。陳太太是這樣，那些鄰居也是這樣。
……不，並不只有他們。
    我想起小時候住在我家附近的流浪狗。那是一隻狗媽媽，懷裡還窩著三隻小狗。長長的毛纏成一團一團解不開的結，看不出原色，整隻灰撲撲的，沾滿了泥。牠們就躲在我回家的必經之路上。每次打照面，我都站在路的一邊，隔著遠遠的距離觀察牠們。
狗媽媽總是齜牙咧嘴，從喉嚨擠出低低的咆哮。牠仇狠地瞪視著每一個路人，像是在說：你，你……
    無意間我對上牠銳利的目光，頓覺手腳冰冷，徹骨的涼意爬上脊椎。
    還有妳。

台灣的新聞總是來得猛，去得快。兩天後，王家的消息便在電視上絕了跡。
    我在王太太出院那天見過她一面。她面色蒼白，帶著一頂帽子，帽沿遮住了將近整張臉。當她低著頭快步走過時，我抬起手正想和她打招呼，對方卻早已迅速地鑽進自己家中，隱匿在那扇厚實的鐵門後。
    直到升上三年級，決定搬去和朋友同住時，我才想起，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的身影。

·                     ※                     ※

    碰！碰！
    隱隱約約間，重物落在地面的巨響撞擊耳膜，難以忽視。我困難地撐開眼皮，看見窗外仍然是無垠的夜色。擰著眉，我一手探向床邊的矮櫃，摸索著手機。
   「怎麼了？」身邊的丈夫啞著聲，含糊不清地問。
   「隔壁的又來了……」
   「別管他，睡我們的就好。」丈夫翻了個身，背向我，「明天還要早起呢……」尾音輕得像是在呢喃，很快消散在空氣中。
    我動了動，輕輕將手收回溫暖的被窩，隨即也側過身，聽著微弱的啜泣，回歸夢境的擁抱。

我站在路旁，冷眼旁觀著馬路另一邊的戰爭。一群男人一步步靠近狗媽媽，全然不顧牠憤怒的低吼。劍拔弩張間，最接近的一個男人猛地一伸手，抓向其中一隻狗崽。被逼急的狗媽媽一躍而起，撲向那男人，還在為保護自己的孩子盡最後一份努力。然而，多日未進食的牠馬上被制伏了。
    三隻小狗被粗魯地丟進車中，而狗媽媽仍虛弱地掙扎著，叫聲無力得像是在嗚咽。在被扔進車子的前一刻，牠轉過頭，看向隔著一條路的我，圓睜的眼中盈滿尖銳的憤恨。
    然後，那雙眼突然變成了王太太的黑眸，清清楚楚地倒映著我。她的嘴角勾著嘲諷的冷笑，紅脣無聲地開闔。

    看。
    妳終究也成了一個戲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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